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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6月的一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办公楼，本刊记者见到

了金属学家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北京夏日午后的阳光照在他身

上，这位和蔼的老人娓娓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虽然师昌绪已经92岁，耳朵上戴着助听器，但是依然口齿清晰，

思维敏捷，至今仍作为特邀顾问每天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上班。在许多人眼里，他

是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院院士、2011年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在

年幼的孙儿眼里，他是“每天笑眯眯的老头”。而对他自己来说，92年的时光里，

他历经战乱、建设、政治斗争、改革开放，逃过荒、留过洋、出过成果、带过队伍，

人生跌宕，百味遍尝。而他的故事，会让人更真切地认识和感受，他们那一代人

对于国家富强的强烈渴望和为之毕生奋斗的动力所在。

“弱国”的磨难
1920年，师昌绪出生在河北农村五世同堂、约40口人的大家庭，常有军阀

混战中的散兵游勇冲进家门打砸抢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1岁的师昌绪和全班师生因为不愿做亡国

奴而集体嚎啕大哭。

1937年“七 七 事 变”爆 发，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师昌绪全家不得不分

头逃难，在生离死别的哭声中，

40口人的大家庭自此瓦解。

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师昌

绪曾跨过被炸毁的铁桥，若稍有

不慎就可能坠入滔滔洪水；爬上

过早已满员的闷罐火车车顶，途

中险些被一根限高的横梁刮下车

去；好不容易逃到河南报名进入

国立中学，他又患上痢疾、疟疾，

这是战乱中很多人都得过的病；

后来作为班长，他又照顾感染急

性脑膜炎和肺病的两位同学，两

位同学最终不治身亡，师昌绪幸

而未被传染。

在那些年月，贫弱的中国被

外强随意地践踏，亲朋的尊严和

生命被动荡轻易地剥夺，他自己

也饱经磨难，九死一生，所以师

昌绪终其一生坚定地信仰“中国必须强盛起来”，国家强大才有幸福的国民，

此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深感“以此为动力，斗志经久不衰”。 

“书虫”的斗争
师昌绪从小老实善良，长辈无论叫他做什么，他从不说个“不”字，被人取

笑他也一笑置之，从不争辩。大家都说他乖，但从未有人认为他会有大出息，

就连他的母亲有时也叫他“傻子”。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要求大家背诵孙中山

先生的《总理遗嘱》，他是少数没能背下来而被罚站的学生之一。由此，他向来

自认为天资平庸，必须加倍刻苦努力。到了小学三年级，全县会考，他考了第

一名，并从此始终保持着全班前两名的成绩直至高中毕业。

1941年，师昌绪因为没有去昆明的路费，放弃了被保送的西南联大电机

系，就近考入陕西的国立西北工业学院矿治系。学矿冶，源于他根深蒂固的实

业救国思想。“采矿和冶金，能炼出钢铁和各种金属，打仗要用，建设也要用。”

大学时代，师昌绪被称作“书虫”，既不打球，也不玩牌，从不午休，也很少

有周末。他每天学习到深夜，凌晨两三点又起床，继续学习到早餐时间。只对

集体活动，他从不吝惜时间，因为他脾气好，又乐于助人，先后被选为班长、系

学生会主席等。1945年毕业时，他大学四年平均分位列全班第一，获当年全校

仅有五人获得的林森奖学金（林森是兴中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被分配

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后派遣至其下属最大的冶炼厂——綦江冶炼厂工作。

抗战胜利后，师昌绪主动写信申请转调至鞍钢。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是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拆卸运走数万吨生产设备和物资，工厂基本处于瘫痪状

态，难有作为。

1946年，师昌绪考取国民政府官价外汇自费留学的资格。两年后，他得

朋友资助凑够学费，并取得美国两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到达美国密苏里矿冶

学院。

不到一年，师昌绪就以全A的成绩获硕士学位，并以毕业论文《真空处理

炼铅的锌渣》中具有开拓性的成果获“麦格劳希尔奖”。后来，他的导师在其成

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厂。他接着申请到美国欧特丹大学的奖学金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同样以全A成绩和出色的研究论文毕业。其间，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两

种化合物，如今成为重要的光电子半导体材料。

师昌绪原本打算读完博士立即回国效力，不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政府收走了他和许多中国留

学生的护照，不许他们回国。师昌

绪只得设法先在美国谋生，他谋得

一份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

国际知名金属学权威科恩（Cohen）

作研究助理的工作。他主要负责一

个与超高强度钢有关的课题，其研

究成果之一后来被开发成为至今

国际上仍普遍应用的重要航空材

料“300M超高强度钢”。

在MIT的科研工作之余，师

昌绪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大都花在

了争取回国上。回忆起那段往事，

他说：“我是留美中国学生争取回

国运动的积极分子。”

当时，中国留学生因要求回

国而被以“非法居留”为名拘捕的

事时有发生。师昌绪和一些志同

道合的中国留学生认为，争取回

国必须以公开、集体的方式进行，

否则很容易被逐个击破。于是，他

们集体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还自费购买了一台旧油印机印刷了上

千份，再由他和另两位留学生秘密分发。后来，中美就留学生问题的谈判公开

后，师昌绪和另几名中国留学生接受了美国报刊的专访，争取到不少美国民众

的同情和支持。

谈及这段往事，师昌绪还特别感谢他在MIT的主管科恩教授。与科恩共

事多年的同事曾撰文回忆：“科恩对一个人有一种特殊的欣赏，那就是我们在

MIT称为Chester Shih（师昌绪）的那个人，每当科恩提到师博士及其成就时

总是喜形于色。”当科恩从报上得知师昌绪想回国，他曾当面询问缘由，并表

示如果嫌待遇低、职位低或有别的困难，他都可帮忙解决。但师昌绪回答：“我

是中国人，应该回去帮助建设中国。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比比皆是，但现在中

国很落后，需要我这样的人。而且中国人讲孝道，我的父母都已年迈，需要我

照顾。”科恩听后不仅同意了他回国，还做了一些有助于他回国的事。

终于，1955年6月，师昌绪成为第二批获准回国的中国留美学生，乘坐

“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驶向他渴望已久的祖国。但他万没料到，就在他上船

的同一天，母亲去世了，这成为他心里永远的伤痛和遗憾。那一年，他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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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师昌绪仍在勤恳工作，案头堆满了工作资料。他特别呼吁人们多关注基
础学科，表示“不要只关注那些能飞能跳的，正如材料是整个制造业的基础，
如果基础学科搞不好，将极大地制约应用学科的发展”。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1954年，中国留美学生师昌绪争
取回国的故事登上了美国报纸。

1956年，师昌绪与夫人郭蕴宜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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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才”的本事
回国后，一起在美国斗争的“战友”、也是西北工业学院的校友李恒德邀

请师昌绪到清华大学去工作，北京钢铁学院也欢迎他，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主任严济慈则表示上海冶陶所和沈阳金属所任他选择，师昌绪最终还是在归

国留学生的志愿表上填下“服从分配”。

“既然千辛万苦回来，就不能挑肥拣瘦，国家什么地方需要我，我就到哪

里去，就算吃窝窝头我也愿意。”师昌绪说，他对生活的要求不多，所以很少患

得患失，他认为那是人自寻苦恼的根源。

最终，师昌绪来到了在沈阳的中科院金属所，这是几个选项中环境相对

艰苦的地方。这个所由一批早几年归国的留英博士创建，将地址定在沈阳，主

要是为更好地支援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师昌绪在这里一干就是30年，历任

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

回国初期，他在一无经验、二无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自行研制成功重要航

空材料——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后来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而他最

难忘的工作经历，也是他最突出的科技成果之一，是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空心

涡轮叶片。

当时，中国航空部门决心自主研制新型飞机，而飞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

涡轮叶片是项目重点和难点，这种叶片必须能在高速、高载荷、复杂受力、频

繁交变温度下长寿命稳定工作，要求极高，因为一旦失效就会造成机毁人亡。

金属所抽调了上百名不同特长的科技人才组成攻关组，由师昌绪任组长。仅用

不到一年时间，在铸造实心叶片尚未完成的基础上，技术难度更高、跨越式的

中国第一片9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就在沈阳简陋的实验室里诞生了，这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后、世界第二个能铸造空心叶片的国家。至今，中国一些先进机种

的发动机仍在装备这种叶片，40多年来从未因其失效而发生过事故。1985年

这项技术及其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师昌绪认为，空心叶片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团队的齐心协力。他在接受本

刊记者采访时三次重复了同一句话：“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如果说我取得了

一些成功，是因为我有本事让大家都发挥作用。” 

几乎所有与师昌绪共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里都有一句“特别能团结人”。

他说“妒忌是万恶之源”，认为在工作中，决定和影响成败的关键往往不是技

术，而是人和人的关系。“一个团队，如果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都不出力，怎么

可能搞好？”

那么，如何能让大家团结？师昌绪的秘诀是：首先，身先士卒。功劳让给

他人，困难的、吃苦的活自己走在前面。其次，无欲则刚。当团队出现不同意见

时，他诚实直率，敢于表达，而因为他无私欲，所以往往能使人信服。第三，人

尽其才。他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作用，各得其所。“这样他们的心情才会

愉快，心情愉快了工作才能做好。”他笑眯眯地说。

留美七年，除开阔了师昌绪的视野，使其学术研究始终紧跟世界前沿外，

还教他学会了美国人的科研管理理念。他将高级科研人才的任务比喻为“指出

哪座山里有兔子”，中级人才则负责“打兔子”，而初级人才负责“拣兔子”。在

担任领导职务时，他十分重视学术自由，鼓励科技人员敢闯敢干，认为只要大

方向对，用什么工具，怎么抓兔子，任由发挥。所以，他很喜欢邓小平“黑猫白

猫”的理论。

师昌绪在金属所倾注了30年心血。虽然后来他于1984年调任北京，更多

地从事国家科研战略管理工作，但他仍然长期任金属所名誉所长。在他和金属

所新老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科院金属所不仅在国内材料研究机构中出类拔

萃，还被认为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五个材料研究所之一。

从“老师”到“师老”，称呼变化的背后，既是年龄的渐长，也折射出在人

们心目中对师昌绪的敬重和爱戴之情的沉淀。调任北京后，他先后历任中国

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

职，为国家科技战略发展、重大项目的立项和评审等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

师昌绪还是中国工程院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材料联

合会、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纳米技术、碳纤维、镁合金及

生物材料等许多新学科的发展。他个人不仅在国内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还多

次出任国际材料大会主席，获“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是在美国之外唯一获

得国际材料学会“TMS-Fellow”（TMS是国际材料界最有影响的学会之一，

TMS-Fellow授予世界著名材料科学技术专家与学者，其名额保持在100左

右，评审制度严格。）称号的华人科学家。不过，师昌绪说，获奖并不能代表一

个人的真正成就，荣誉更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水平。他对很多工作由集体完

成却把荣誉都给了他而感到“极为不安”。

“自讨苦吃”的快乐
文革期间，出身不好、海外归来的师昌绪曾备受磨难。他坦言，回国后吃

苦他有思想准备，但蒙受不白之冤确实没想到。他觉得最痛苦的并非皮肉之

苦，而是一度觉得国家无望，甚至因此有过轻生之念。幸而他挺了过来，迎来

了科学的春天，于是不再年轻的他加倍努力工作，至今仍在勤恳耕耘。“遇事要

向远处看，不要为眼前暂时的功过得失纠缠不清。凡事只要坦然处之，没有过

不去的坎。”这是老人历经风雨后悟出的道理。

不过，大科学家师昌绪在生活中也有小缺点。一次送橘子给朋

友，他张口就说“我家的橘子太多，都烂了”，完全不考虑听者的感

受。他喜欢打扫剩饭剩菜，觉得倒掉是极大的浪费，得到朋友送他

“净坛使者”称号，夫人郭蕴宜为了兼顾他的健康和家庭和谐，只好

背着他悄悄把变质食物扔掉。

而师昌绪最著名的“缺点”，当属“爱管闲事”。就连他自己也笑

着说自己喜欢“自讨苦吃”，“只不过，一点儿也不觉得苦，还觉得很

快乐。”

夫人郭蕴宜回忆起，当年初识回国不久的师昌绪时，一群朋友

一起到公园划船，看到路中央有砖块碍事，大家都绕过去了，只有

师昌绪弯腰捡起来放到了路边。有人开玩笑说他是清道夫，他也不

生气，只说：“如果不捡，有人走过，不留神会绊倒的。”

在工作中，师昌绪“爱管闲事”的事例更不胜枚举。

国内外都主要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对科研人才的评

价标准，但回国后，师昌绪深感国内亟需的不是高明的论文而是实

用的材料，不是实验室里的新成果而是生产线上的新产品，所以，

作为海归博士、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担负国家的科研攻坚项目外，

他还带着成果低声下气地找厂家推广新技术，而不是埋头写论文。

有长者为他的前途担忧，有人讽刺他“铜头、铁嘴、蛤蟆肚”、“不如

去做器材科长”，尽管心里不是滋味，但他从未动摇“科研为生产服

务”的理念。

还有一年冬天，他要帮助抚顺钢厂解决高温合金的生产工艺

问题，而恰逢夫人怀孕期间，为兼顾家庭和工作，师昌绪每天清晨5

点冒着东北刺骨的寒风坐三小时车从沈阳到抚顺上班，傍晚8点下

班后再坐车回沈阳的家。历时三个月，每天如此。师昌绪因劳累过

度患了肾盂肾炎仍坚持工作，直至生产攻关结束。此事感动了很多

人，但师昌绪说：“能为国家做点事，我很高兴，曾经经历过解放前

国破家亡的逃难生活，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就会去做。”这几乎是师昌绪多年来做所

有事的唯一标准。

为什么他总喜欢“管闲事”？“如果我不管，别人也不管，怎么办？所以，

好多事我不觉得与我无关，我觉得和我有关，就尽力去管。”他乐呵呵地说，“别

人看我，可能觉得我活得挺没意思的，但是我觉得挺有乐趣，在工作、为国家

解决问题、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寻找乐趣，也很有成就感。”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师昌绪提供）

2002年，师昌绪为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授学位。

1998年，师昌绪主持研制的“高温合金低偏析技
术”被国际材料联合会在华盛顿授予“实用材料创新
奖”（美国7项、日本3项、法国1项、中国1项）。

师昌绪写下他总结的“做人之道”：一要重德，二要
苦干，三要敢闯，四要与人为善。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1968年，师昌绪（左二）检查发动机涡轮盘，这是
用他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制成的。

1982年，师昌绪在印度冶金研究所参加联合国开发署召开的赞助单位会议。
他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认为“加强国际往来是提高学术水平必由之路”。

2002年，师昌绪与4岁的孙子掰腕子。他结婚生子较晚，特别喜欢孩子。


